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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宁海县第一医院感染
科的医生，而她只是县中医医
院的一名护士，我本来以为，这
场硬仗，总是我冲在最前面的，
没想到她去了更危险的地方。

从去年除夕起我们就没见
过面了，那天她夜班，我带着儿
子在父母家过了年。大年初一
我去值班，那天一位患者核酸测
试呈阳性，我们医院确诊了第一
位患者。于是我打了个电话给
她：“我要留在医院了，什么时候
出来不知道。”没想到两天后她
也打了个电话给我：“我要去武
汉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那一瞬间我心里乱糟糟
的，一万个不放心，可是一时什
么也说不出来。听说她也掉了
眼泪，不过担心的不是我，是儿
子。

儿子被送到了外婆家，我
们两个都在各自的战线上。我
真的挺担心她的，虽然在中医
院工作，可是平时一点也不注
重养生，每天外卖零食一大堆，
又担心胖，米饭吃得很少，不知
道到了那边会不会好好吃饭。
除了担心她吃不好、睡不好，我
还担心她的“大姨妈”，以前每
一次都很折腾，全身无力，腰酸

得站不起来。这次算算时间，
也快来了，按她的性格，绝对不
会因为这件事请假的，我怕她
坚持得太辛苦。

我们相信，两个人都会平
平安安的。所以在微信上聊的
都是些很细枝末节的事情。我
叮嘱她，在少喝水的情况下，尽
量多吃点绿叶蔬菜，这样不至
于太缺水；护目镜佩戴前用洗
洁精泡下，这样可以防止起雾；
保险起见，还是吃点药让“大姨
妈”缓缓再来……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
捱过了最难的时刻。3月4日，
我结束隔离回家的时候，有一
种强烈的预感，她也快回来
了。那天她说，不想吃外卖了，
也不想减肥了，就想吃家里的
盐烤小土豆，香喷喷一锅，吃到
撑才过瘾。

现在想想，这姑娘真的是
很好养活的。所以听到她回来
的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先烤一锅土豆。但一想，她出
发的时候，我都没有送她，难为
这么丢三拉四的人还自己收拾
东西，那么回来的时候，怎么也
得好好搞一个迎接的仪式吧。

唉，你说策划点什么好呢？

白衣战士在前方拼命时
后方家人经历了这些——

从1月28日出发，到3月19日归来，宁波的13位白衣战士在奋战的50多天内，
最翘首以待牵肠挂肚的是他们的家人。昨天，记者和其中部分家属取得了联系。

他们说，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呀，就是等着嘛。只不过这么多天心一直悬着，现在
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过就是些平淡的家长里短，但说着说着，有的人掉了眼泪，有的人感慨万千。
以下是记者的实录，也许会让你有所触动——

王晓群儿子的画。

我本来每天晚上都是和妈
妈睡的，过年的时候她总在加
班，我就和爸爸睡，后来爸爸告
诉我，妈妈去武汉打怪兽了。
我知道怪兽就是病毒，妈妈要
打仗所以很忙，没空管我作业
了，只好爸爸来管。爸爸没有
妈妈仔细，有些错题他发现不
了，也没有妈妈凶，所以我一开
始觉得还挺好的。

可这一仗也打了太久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想妈妈
了，每天都多想她一点点。想
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和爸爸
说，给我买一张机票，我也要去

武汉。爸爸说，武汉很危险，小
朋友不可以去。后来班主任老
师来找我，说虽然不可以去武
汉，但是可以为妈妈做点事。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她教我做
小饼干，我把做好的饼干藏到
抽屉里。后来和我奶奶去超
市，我看到很漂亮的手链，关键
还很便宜，我也买了放在抽屉
里；另外我还画了很多画，也收
着。现在抽屉快满了，妈妈也
快回来了，她看到一抽屉的礼
物，一定会大吃一惊。

记者 樊卓婧 通讯员 薛瑜
张琳玲 黎燕 郑诚 曹丽娟

我俩是大学同学，从读书时在一起
到现在，快20年了。他这个人吧，你看体
型就知道，心宽体胖，性格特别好，对外总
嘻皮笑脸地说家里我做主，其实大事上他
可有主意了。毕业那年，他打定主意要到
宁波来工作，我是河北人，二话不说千里
迢迢就跟来了；这一次，他说他要去武汉，
我也二话不说，我也只能说“好！”

这是我们认识后最长的一次分离，
儿子9岁，女儿3岁，他们开始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因为平时爸爸也常加班，过
了好几天才反应过来。他们总吵着要和
爸爸视频，是我不让，因为他在微信里
说，“已经累得不想说话”。

那段时间我们连线过几次，都是他
打电话过来的，他看上去真的很憔悴，
嗓子也哑了，告诉我“今天又走了一个”
的时候，眼睛红了。他是呼吸与重症医
学科医生，这么多年生生死死也见惯
了，但他说这一次不一样，病人一个又
一个收进来，给他看手机里孩子的照
片，还告诉他武汉哪里的小吃正宗，然
后突然就不行了。“那种无力感特别的

强烈，就是一口气在心里闷着，忙个不
停却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也是做医生的，所以我真的特别
理解这种感受。我看过他的工作照，衣
服裤子全是汗，防护服湿答答地脱不下
来，忙到这样也常无力回天，对不起（王
俊丽说到这里的时候停顿了很久，可以
听到她在电话里轻轻的抽泣）。肯定还
有很多事他没说，但我知道他经历过内
心最难过的时刻。

好在2月中旬，抢救过来的危重病
人多了，他和家里的联系也多了。那时
儿子已经在上网课了，他三年级了，不太
自觉，偷偷在iPad上下游戏，在我下班前
删除，女儿就告发哥哥。他在视频里训儿
子：“你不要以为爸爸不在就可以偷懒，你
的一切我都掌握！”语气很严厉，但我听得
出来，他心情不错，一切开始变好了。

马上就要回来了，他说他瘦了，但照片
上看，好像也没多大区别嘛。自己的体重
和孩子的成绩，一直是他操心的事。平淡
琐碎的生活，会再次把我们淹没，但经历过
这一次我才发现，那才是最真实的幸福啊。

“他有心情训儿子时，我知道一切变好了”
受访者：王俊丽 宁波明州医院副主任医师李斌琦的妻子

“我担心她吃不好、睡不好，还担心那啥”
受访者：赵启杰
宁海县中医医院主管护师顾丽娜的丈夫

“每天都多想妈妈一点点”
受访人：唐楚迪
余姚市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王晓群的儿子（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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